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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页图]滇越铁

路云南段内白寨至湾

塘之间的铁路大桥 (清

末)。

    [右页图]袁嘉谷

  (右).字树五，自号屏

山居士，云南石屏异龙

镇人，生于清同治十一

年(公元1972年)，云南

历史上第一个特科状

元.先后任过国史馆协

修、浙江提学使、东陆

大学 (云南大学前身)

教授，云南省政府参议

员 省政府顾问等职。

1937年12月在昆明逝

世.终年65岁。图中另外

二人为李坤 (左)、施

汝钦(中).均为进士.

是晚清时期的云南才子

  (清末，方苏雅摄)。

    袁嘉谷博学多才，敢想敢为。六岁学 “四书”，七岁学 ((诗经))，十

岁能巧对名联，考试每列第一，被乡邻誉为 “神童”。他读书专心致志，一

次，端午节因看书而蘸墨食粽，成为乡人励子求学的佳话。

    袁嘉谷中状元后，他曾上书慈禧过生日注意节俭，避免铺张。1904年8

月，他奉派前往日本考察学政，回国后统编了教科书。在浙江任职期间妥善

处理了 “木瓜之役”学潮，尽量输送优秀学子赴欧、赴日留学。他提倡 “西

学中用”，振兴中国经济、中国科技。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他为官的时间

不长，但却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出了不凡的业绩。

    当袁嘉谷在江浙为官期间，滇越铁路在他的家乡诞生了。

    滇越铁路的诞生是一种矛盾的产物，之中有屈辱和辛酸，也有振奋和希

望。袁嘉谷客观、辩证地看待这条铁路，并前瞻性地预感到它将对云南经济

发展起到重大的影响和作用。因而他以矛盾但欣喜的心情迎接这一新生事物

的出现。他两次返滇，虽然心境不同，或悲戚，或失落，或惆怅，但对滇越

铁路通车的感受却是一致的，并以诗歌的形式留下了他难得的感受。

    袁嘉谷第一次返滇是1910年10月，其少弟袁嘉端病卒于四川邻水县任

上，年龄不过30出头，可谓英年早逝。袁嘉谷闻讯，悲痛难抑，更担心母亲

徐太夫人知情后悲III过度，遂命弟嘉璧先回石屏，自己则奏请三个月丧假回

石屏省亲，办理兄弟后事。

    奉旨允准后，袁嘉谷由海道乘船先至香港，后到海防。此时滇越铁路已

正式通车半年余，于是，袁嘉谷从海防乘火车经河口达蒙自碧色寨，然后转

乘轿子回到石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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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嘉谷在石屏的

    十余年来，袁嘉谷从云南到北京赶考，或到浙江上任，每次出行都要 故居旧址.

两三个月的时间，仅跨出省界也要十来天。山路崎岖，曲折难行，一会儿爬

坡，一会儿过坎，风吹日晒，其艰苦难以言状。出省的通道一般以通海、昆

明、成都、重庆、南京线路为主。交通靠骑马、坐轿、乘舟，一天行路不过

三四十余里，到晚来只觉腰酸背疼。坐轿人尚且如此，脚夫和苦力之辛苦更

不言而喻了。

    此次返滇则不然。深秋十月，金风送爽，河口、南溪、老范寨一带虽属

热带气候，然气温已下降多了，至于碧色寨、蒙自、石屏，气温不过十七八

摄氏度，可谓凉爽异常。袁嘉谷自出发以来，先乘船，后乘车，虽一路风

尘，但才半月不到的时间就回到故土，使他无限感慨。胞弟的去世给他带来

无限悲伤，但滇越铁路通车，返程的轻松、便捷、省时，较之既往可谓天壤

之别，特别是初次乘上行驶在云岭红土地上的火车，谁不激动，谁不兴奋。

    袁嘉谷既是状元，又是学者、诗人和书法家，每当情感或环境有所变

动，总会激发出他澎湃的诗兴与灵感。

    从河口到碧色寨路段上，那高高的山岭，那深深的沟壑，那潺潺的流

泉，以及两站之间折转的铁道与高差，特别是波渡w至课姑站间巍巍的大峡

谷，由上往下看，令人心惊肉跳、头晕目眩。w沟旁稀疏的村寨，显得格外

渺小，宛若沙盘模型的点缀;寂静的山谷，唯有盘旋的山鹰与列车相伴，不

时在半山腰上旋绕。

    一路上险峻的山势，特殊的地理地貌，让陪同袁嘉谷返滇的两个下属惊

叹不已，甚至目瞪口呆，不时发出啧啧赞叹。袁嘉谷告诉他们，云南山大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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陡，几千年来交通运输靠的是人背马驮，走的是崎岖的马帮山路。数年前自

己上京赶考及到浙江赴任，靠的也是骡马脚力。这次返滇好多了，可以说是

与以往有天壤之别，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已踏上家乡的土地，在过去是从不

敢想的。接着袁嘉谷又对他们说:“我不能说云南的振兴由此路始，但今后

云南经济、文化的发展却与滇越铁路通车密切相关。”

    事实上，滇越铁路通车后，个旧锡业迅猛发展，大锡外贸出口急增，个

旧锡在20世纪初叶成了云南的支柱产业。袁嘉谷不愧为经济特科状元，不愧

为出国考察过政务的官员，看问题由表及里，善于辩证地看，抓住了矛盾的

主要方面。他的话可谓平淡中显奇，既客观又尖锐，一针见血地道出了事物

本质。说实在话，他既痛恨列强咄咄逼人的气势，又不能不为滇越铁路的开

通感到由衷的高兴，那是云南的第一条铁路，也是大西南的第一条铁路，更

重要的是它结束了云南千百年来艰难的人背马驮史。

    袁嘉谷毕竟在江浙为官多年，之前又赴日本考察过经济、教育事宜，更

多地接触了东西方先进文化，因而较其他官员、乡绅更少保守思想。回国后

他统编了教科书，将语文、数学、历史、地理、自然等进行了分类，其中渗

揉了当时西方的不少先进科学知识。袁嘉谷从教育的角度再次提出 “洋为中

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取长补短、振兴国民素质教育、提高科技含量

等的观点和看法，实乃有识之士。

    袁嘉谷二度返滇在1912年3月。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在孙中山的领导下，革命党人在武昌

    滇越铁路的开通，

使云南与外界的交流

速度大大加快.过去动

辄需要三四个月时间的

路程，通车后最多十几

天就能到达。这是滇
越铁路云南段内南溪

河谷一带的亚热带景色

  (清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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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起义，发起对封建统治及清政府的最后猛烈攻击。接着，全国各省纷纷

宣布独立，终于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

    清王朝灭亡，一代旧臣仕宦的政治生活也随之结束，袁嘉谷也举家由

浙返滇。此时正是春光明媚、万物俱兴，满山泛绿、一派青葱的时节，连南

溪河水也显得特另q清幽透明，更何况山野的云雀、画眉、斑鸿、喜鹊在空谷

中不时鸣唱。然而，袁嘉谷无心观景，在失落与惆怅中，他想到了以后的生

活，一路上成诗一首:

                  本无幽思作离骚，岂有归魂赋大招;

                  花鸟笑人新宇宙，湖山迎我老渔樵;

                  欢承彩服躬烹技，怕惹红尘补种蕉;

                  往古来今一瞬耳，林泉书史自边遥。

    与袁嘉谷的其他诗作相比，该诗较为消极，表达了他此时的失落与怅

惘，对功名利禄的无奈淡泊，及欲做学者隐士的思想。

    这次返滇，袁嘉谷仍走海路，过香港、海防后由滇越铁路到开远，与早

已在开远等候多日的母亲及石屏亲属一起赴昆明。原来他在昆明曾买得一点

房产，后半辈子就准备在昆度过余生。这次相逢与既往大相径庭，有忧伤，

    解放后由个碧石

  (个旧一碧色寨一石

屏)寸轨铁路改造的米
轨铁路建水至石屏间的

路段一景。



    滇越铁路云南段河

口一带的亚热带路段。
有喜悦，或者是喜忧参半。忧者是官帽脱落，一世功名化为灰烬;喜者是多

年外乡仕宦的漂泊结束了，如今终于可以回乡团聚，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

享受 “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此时的袁嘉谷犹如一个学子，把大半生的

事业当作一场考试，当大考过后，无论成绩如何，但毕竟如释重负了。

    虽然两年前袁嘉谷也乘过滇越铁路列车，但那次他是在碧色寨下车，未

走完全程。而这次他在开远稍作停留后，继续北上省城昆明。列车溯南盘江

缓缓北移。两岸山势q峨，松柏展翠，藤蔓倒挂，回溪断流，山泉奔涌，既

有a阳江的婉约，又有瞿塘峡之凌厉。其间不时有成群的野猴从山崖上、灌

木丛中跳出来到江边汲水，坦荡自然。俗话说:人在画图中，物寻清净地。

以往袁嘉谷忙于政事，忽略了家乡的湖光山色，这次因万事已了，又是首乘

列车经过南盘江，加之时值云南已是阳春三月，不比北方还在冰天雪地。这

里的花草树木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闪光，焕发出盎然生机。袁嘉谷似乎如梦

初觉，方识家乡的靓丽景致、南盘江沿岸风光的美轮美灸。面对良辰美景，

抚今追昔，不觉感慨良多，遂又为诗一首日:

                  满腹惆怅返南滇，铁骑过处化云烟;

                  千山万壑瞬息过，去时来时两人间。

    该诗含义双关， “去时来时两人间”一句既指袁嘉谷昔日出滇，为了求

取功名，且已得到功名，而归来时却因改朝换代，丢官返乡了;又指往日出

滇靠的是步行、骑马、坐轿，一路颠沛流离，历尽千辛万苦，而现.时扳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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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可以坐上火车，优哉游哉返回故里。同样，“千山万壑瞬息过”一句，既

指在列车的前行奔驰中，沿路山光水色不断移步换景;也指人的一生如过眼

云烟，瞬息万变，稍纵即逝。

    当然，返滇后的袁嘉谷并非像他诗中所写 “怕惹红尘补种蕉”，“林泉书

史自逍遥”— 就做个隐居遗老而了此残生。他是个有志之人，他的雄才大

略和聪明才智在新时代仍有用武之地。

    返乡后的当年当月，他就在老家兴办了石屏图书馆，为馆制定了 《石屏

图书馆启事》，继后又动员省图书馆与友人捐书百种，这是石屏县的第一个

图书馆。又与同乡陈鹤亭等议修 《石屏县志》，主纂地方志。之后，受云南

省府邀请，被聘为省参议，后被举荐为参议长;翌年被推荐为全国参议院议

员。还与在昆的有识之士刘岑舫、王筱斋等筹备成立了 “云南耀龙电灯股份

有限公司”，于滇池出海口K螂川上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水电站。

    以后几年，他不仅勤于政务，多方奔走，还主纂了 《滇绎》四卷稿、

《云南大事记》，先后担任了云南省图书馆馆长、东陆大学 (今云南大学)

教授等职务。

    时至今日，在昆明市的市政地图中，还有一个叫做 “状元楼”的地名。

此楼原名聚奎楼，袁嘉谷高中经济特科一等第一名后，改称 “状元楼”。尽

管此楼后来被拆除，但在云南和昆明人民的心中仍占据着一定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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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页图〕石龙坝

水电站的发电机组是由

德商“礼和洋行”购买

操办的。

    1右页图]石龙坝

水电站中的德国西门子

公司生产的发电机组。

    滇池是云岭高原的一颗明珠。“海口”，顾名思义，是滇池的出水口，

位于滇池西南畔、西山南侧。此口有一河道，透巡流淌，当地人为之取了一

个生动形象的名字 “K螂川”。蝗螂川一路流经石龙坝、安宁等地，悄然远

行，最后汇入金沙江。当水流经过石龙坝时，三级跳似的斜坡，汹涌的水

势，成为建造水电站的有利条件。而石龙坝距昆明仅40余千米，建发电厂向

昆明输电，在20世纪初西方工业革命的信息传向云南之际，以云南潜在的技

术、经济条件都是可行的。当时昆明的有识之士刘岑舫、王筱斋等人早已跃

跃欲试，希望能够凭借云南的经济实力，借助西方的先进技术率先完成云南

也是中国使用水力发电的创举。

    与此同时，外国列强也想捷足先登。还在清光绪三十四年 (公元1908

年)，法国人在修滇越铁路的同时，就以滇越铁路要安装路灯为由，提出在

石龙坝修建水电站。云南的有识之士为了维护民族尊严，维护云南人民的利

益，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集体联名上书省府，要求由民间集资

兴办水电事业，自己修建石龙坝水电站。

    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修建石龙坝水电站的条件 (主要是运输设备的

条件)似乎成熟，酝酿已久的问题终于提到桌面上来，经省府批准，云南正

式组建了 “云南耀龙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左益轩首任 “云南耀龙电灯股份

有限公司”总理，在刘岑舫、王筱斋、袁嘉谷等十余股东的努力下，筹集资

金25万银元，并于同年7月聘请德籍工程师毛士地亚、麦华德负责总设计，

招聘石工、泥工等工匠千余人，紧锣密鼓地开始了石龙坝水电站工程。

    发电设备是向德商 “礼和洋行”购买的，系西门子公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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